
行走

诗情

主办单位：晋江市文联 晋江经济报社
编辑_张惠阳 校对_朱培玲 设计_翁泽义 邮箱：443552882@qq.com2021年8月1日 星期日 3五里桥

红 波

一条种着柠檬桉的雅静小巷，紧靠晋江市梧林传统村落
原住民区域，位于景区后落。尽管离主景区只有 30米，但游
客罕至，只有几个熟门熟路的小学生、村民说笑着，行走在飘
有落叶的石板上。

一幢典雅的3层洋楼——德鑨楼，就坐落在小巷的拐弯处。
或许是因缘际会，我在4年前第一次来到梧林。
当时，我与同事行走在梧林村道上，边走边讨论关于这个

村的许多事务。走着走着，在石板小巷的拐弯处，一座欧陆风
格的门亭突然跃出来。门亭用水磨石刷面，也就是一种用水
泥和碎海蛎壳或白色的小石子涂抹的装饰。门亭上写着英文
字母：Chua Tek Leong。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主人蔡德鑨名
字的闽南语发音吗？

来到德鑨楼一楼。大门用闽南特产的花岗岩石构筑，上
面刻着横批“济阳衍派”，说明房主姓蔡，其祖先曾经分封在河
南济阳郡（今兰考）。两旁是冠头联：梧桐栖凤种人杰，林木参
天得地灵。

二楼厅堂隔扇描着寓意吉祥的工笔画，写着朱熹的《训蒙
诗》，字迹历久弥新。

爬到三楼，见到一块横匾，上面刻着“Tek Leong build⁃
ing 1932”。闽南语贴切地和英语融合，就像熨过一样平整。

中国日报的李雪晴记者说，歌手蔡依林（Jolin Tsai），她
的姓就是“Tsai”。李雪晴说，还有不少蔡姓人用“Chua”作为
自己姓氏的拼音，比如说歌手蔡健雅（Tanya Chua），还有那位
使许多美国人对自己教育方式产生怀疑的“虎妈”蔡美儿
（Amy Chua）。

很明显，她们是闽南人的后代。“Chua”更贴近“蔡”字在
闽南语中的发音。在南洋，有不少人也都姓“Chua”。

闽南话和英语的交互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英文中的 tea，茶的闽南语发音，就是通过海上的贸易交
流，经印尼爪哇，被“海上马车夫”使用在荷兰语中，最后被英
语完整地保留下来。

姓和 tea都是一种索引。
华人遍布全球，很多都历经数代，但通过姓，我们还是可

以搜索到他们血缘中的祖先。
像茶一样，品到深处，余韵醇厚。
闽南人靠海爱海，善使舟楫，以海为生。据荷兰学者莱格

尔盖尔格尔在《爪哇土地和民族》一书中称，中国人在九至十
世纪便已来到印尼。

明清交替之际，闽南海商更是“走洋如适市”，主掌东南海
上贸易600余年。

清末民初，国弱积贫，民生凋敝，许多闽南人背井离乡，沿
着先辈的路线，到达南洋。他们大多经营零售业，与土著女子
通婚、生子，儿子称为“峇峇”（Baba），女儿则称“娘惹”（Nyo⁃
nya）。

虽然华侨在南洋辛苦打拼，终成当地一股不容忽视的政
治、经济力量。但他们的心像厝上的燕尾脊，始终想飞回故土。

上世纪三十年代，梧林华侨在菲岛陆续事业有成，于是携
带欧式的建筑图纸和技术，结合闽南的建筑文化，甚至直接聘
请英国设计师，从国外进口水泥和钢筋，回到故乡，建造了一
幢幢哥特式、罗马式、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和洋楼。

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所以梧林华
侨在异国他乡发达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回故乡“起大厝”。

德鑨楼一楼大门是中式结构，“对看堵”开着一对象征平
安吉祥的花瓶窗，门墙上装饰着细腻的鳞状花纹。

二楼的窗户安装着彩色印花玻璃，地面铺六角闽南吸水
红砖，房里则放置漆金画的闽南红“眠床”。似乎可以遐想近
百年前白瓷银叉与筷子、公鸡碗的跨界混搭，以及白舞鞋缀着
留声机的音乐，在红砖上轻点而过的光景。

三楼更漂亮，有一个大露台，筑着一个1米高的四方形水
塔。据说，当时主人的儿子将木板铺在楼梯上，然后雄赳赳、
气昂昂地开着一辆英国产的摩托车到楼上，用摩托车的马达
抽水，然后通过管道供各楼层使用。

站在露台上，可以眺望近处的灵秀山，翻过山，就到了海。
这是一幢中西文化交流的房子。它的灵魂，一半肇始于

海的那头，一半驻留在故土摇篮。

叶荣宗

这一夜，我站在高高的山顶，

望着遥远的星空，静静地聆听：

1927年8月1日凌晨时分，

从江西南昌古城的墙头，

传出来的阵阵炮声、枪声——

持久、激烈，刺耳、揪心，

强过那夏日季节里的电闪雷鸣。

这枪声，是对国民党反动派

屠杀共产党人的愤恨与抗争。

这枪声，是对中国命运与前途

何去何从做出的最后决定。

这枪声，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

又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这枪声，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一场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这枪声，打破暗夜中的寂静，

一直响彻到大地上亮出曙色黎明。

这枪声，见证一支工农武装的生成，

见证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的诞生。从此，

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有了力量保证。

如今这枪声，已经渐渐远去，

但我更加相信，这枪声已化作——

一股信仰的力量，

一种奋斗的精神，

一身神圣的使命，

一座钢铁的长城。

坚定地维护着国泰民安，

坚强地维护着世界和平。

看啊，东海演训、南海点兵，

看啊，铁流滚滚、雄鹰阵阵，

人民军队已经踏上现代化的征程。

祖国的统一，边境的安宁，

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维护，

党的执政地位的坚强保证，

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的神圣使命。

虽然听不到从前那种爆裂的枪声，

但我依然听到震天撼地的声音。

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洪亮的口令，

从天安门前走过，

威风凛凛、刚毅雄壮、坚定前行。

这是一支英雄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一切听从党指挥，勇于担当使命，

这支人民的军队，必将无往而不胜。

没有闹钟也能到点就醒，起床，开门，一股蓄势已久的热
流劈头盖脸地一下把你抱个结实。人瞬间膨胀，感觉心都要
从胸膛跃出，加上充斥耳膜的蝉鸣，整个人懵懵的，蕴蓄了一
晚上的元气荡然无存，只觉浑身无力，极想返身瘫在床上。

洗漱，发呆，浇花……磨蹭一番，再望户外。楼房静静地
杵着，我总觉得它们如武侠小说中的勇士，正使着内力对抗那
股热流；街道上的小汽车如一块块行走的巧克力，真担心它们
熔化掉；偶有电动车穿过，你只来得及知道一团什么颜色擦过
了；行人那是难得看到的，或许他们是专捡着那有阴凉处走
吧。一切都亮闪闪地耀着眼，这样的高温天最好是宅在家里，
哪也别去。

那就拿一本书，倒一杯茶，静静地沉于书香中吧！几页下
来，不意有一旧照片从书页中探出头来，是现在极少有的纸质
照片。仔细一看，那是多年前到闺蜜芳家里做客的留影。

芳的家在有山有水的地方，那儿有繁茂的林木，去时也正
值盛夏时节。一路和不相识的人唠嗑着，招呼着尝尝各自带
来的食物，原来陌生的人也可以这样亲近。一下车就见芳和
坚小两口，先是由他俩带着去吃了当地的小吃。具体是什么
现在已经不清楚了，酸爽可口的味道，只是当时那热汤一下
肚，顿觉浑身脉络皆通，精神立马抖擞了起来。

再经一段车程，才算到芳的家。真是山顶别墅了，一
进门小狮冲我不住叫唤，那是条挺漂亮的狗，很通人性，
看着芳一家人待我的热情，遂来回蹭了几下我的脚后，便
对我摇头摆尾，嘤嘤嘤地叫着。

稍作休息，便想逗着芳可
爱的宝贝玩，可小家伙静静地
睡着，干干净净的小脸，嘴角不
时漾出浅浅的笑，任你怎么挑
逗，不理就是不理，当时想她长
大后必是矜持有度的美人。

晚饭由坚大厨掌勺，酸辣
开胃，特别是自酿的葡萄酒呈
琥珀色，甜蜜蜜，味道真不错。
白天断断续续下了三场小雨，
到了晚上哗啦啦地成气势地
下，睡觉都不用开空调。

在芳的带领下，我们着实
体会了野炊的乐趣。晨起出
发，目标是离住地不远的那座
山，带上各种器具物品，颇有行
军的味道。我是没有体育锻炼
的习惯，走一段山路后就感觉
地心对脚板的强烈吸引力，但

一路绿荫，一行人边走边聊倒也惬意。不知不觉到了一处好
所在，两股山涧流水潺潺，水若流纱轻覆巨石，引得你只想赖
在溪边。

一会儿，大伙分工散开，几个人找了些石块垒起简易的
灶，坚把从家里带来的铁锅架上，动手烧柴煮水。我自然是赖
在溪旁各种洗着，不论是从芳家的小菜园现摘的蔬菜，或刚从
地里摘下的草莓，还是从店里买来的各种食材，抑或是芳家里
带来的鸡蛋、鸭蛋，都放到溪水里洗一遍，溪水真是凉爽……
真想顺手抓一条鱼，或扒开草丛让青蛙秀一下大长腿……

山上还是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在芳的带领下，我们开心
地逛了起来。这山自有特色，不是树就是石块。各种形状、大
小不一的石块与各种姿态的树巧妙地组合着，当你正想抱怨
被太阳晒着时，它要么就是赶紧来一排阴阴凉凉的绿树给你
遮一下，要么就是用那么高、那么大、那么长的一巨石为你挡
一下。特别有几处石壁交错极窄的缝，紧贴着石壁，扭着身在
里面穿行，心里有一股莫名的雀跃。山上还有座石头屋子，那
屋子有着岁月沉淀的独特美，大约和泉港樟脚村的那些石屋
一样吧。

在山里转着，预计着坚他们午饭也应该准备得差不多了，
便往回走，靠近野炊的地方，闻到饭菜的香味，肚子立马咕咕
唱起来。炭火炖锅加入山泉水慢慢煨熟的乌鸡味道极美，往
剩余的炭火里投的那些烤地瓜，至今依旧阵阵飘香……

看着手中的旧照片，不由想起好久没有联系的芳和她的
山中小别墅，不知是否会欢迎我再去叨扰，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呢？

洪春锦

1992年，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老家建起了一
座二层小楼。虽然简陋，但这已是父亲大半辈子不懈努力的
成果。

父亲对大门上的对联颇为重视。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字
斟句酌，撰得一联：锦绣华宇腾紫气，胜常瑞彩焕龙文。

他还很慎重地专程登门，到以善书闻名乡里的堂叔家
中，请他代为题写了这副门联。

至今，我仍十分怀念这座老宅二层的阁楼、父亲简陋却充
满墨香的房间。那里，有我最喜欢的一堆大大小小的毛笔。

岁月如梭，家是越来越大了，世事也总是在不断更替。
2013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我和大哥将父亲所建
的老宅翻建，兄弟二人各自建了一座房子。

老宅的石大门，被挖土机刨下，搁在了新房边上的荔
枝树下。那些流金的美好记忆，就这样伴随着一砖一瓦的
拆除，渐渐远去。唯一清晰如往昔的，就是父亲撰写的那副
门联。

过往似老酒，越陈越让人怀念。我的新宅门联，除了个
别字作了调整之外，基本都沿用了父亲所撰的内容。就连大
门，我也刻意沿用了父亲老宅的木门板。

人生如寄，屋宇华不华贵，并不那么重要。当我触摸父亲
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物件——门板、篾刀、老花镜，我就能深深地
感受到，自己身上一直都流淌着他的血脉，从未曾远去。

多年以后，我在自己的一个生日，特地从泉州带着宣纸，还
有一些其他用具，回到老家，将父亲所建老宅的门联拓下。这
是我第一次做拓片，虽不精致，但却是最难忘的一次。在一次
次的捶拓中，过去温暖的时光片段，不时涌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故去已经十三年。而在两年之前，母亲也匆匆告别
了人世。回顾我父母的这一生，我以为是艰辛的。他们辛辛
苦苦建起来的老屋，现在看来虽然简陋，但在当年，应该是他
们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了。只是如今，他们那个温暖的
居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腾紫气，是父亲对一家人平安吉祥的祝福吧。焕龙文，
应该是父亲希望我们洪家小辈，不管多贫、多困，都不要忘记
对知识和文化的追寻。他老人家在世时，最经常让我写的一
个对子，就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

蔡燕卿

小镇春天，铺开的夜光漫道

是彩虹，像梦想的种子

散落在“仁和东石”土壤里，萌芽

从茅草屋到鳌江书院

一袭儒衣手持书简漫步庭院

如水的月光洒满他的影像

八百年来，琅琅书声依旧追寻

清辉里的理想

芦苇丛里，海鸟开始鸣叫

飞过流动图书馆，一座座成了文化符号

标注在心田里、赤土上

映照着璀璨星海，停泊的船只

它们将漾开海浪，驶向远方

而远方的航船载回了“毓辽书屋”

还有眷恋，沉甸甸的

移植在小镇的一方村落

走进里面，有些热烈在血管里跳动

眼眶含泪，我们发愿：一起续写乡土之情

眺望着悠悠龙江，龙江畔读书社

与寨下石牛拥有亘古姿态

守护诗意人生，培育灵魂的常青树

捧出小镇底蕴作为相识的礼遇

迎来四方朋友，用同一份热爱

走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风采

深巷里遇见“母亲的房子”

与许多母亲一般，她眉眼含笑

敞开怀抱，温暖着求知的人们

用深情搭建一条通向世界的道路

指引精神家园

循着清香，漫步在夜光漫道

我仿若看见，迎面的人群

目光坚定

以书香的形象，耕耘着“仁和小镇”

让我想到，便不自觉地扬起微笑

雷海红

比邻而居，邻居家的小院成了我的后
花园。

邻家的小院有祠堂一座，树数棵。树
有榕树、菩提、芒果树，院墙外还有大片的
木麻黄和凤凰木。如果香蕉树也算树的
话，则还有几棵香蕉树。除了树还有花，鸡
冠花、美人蕉，还有的我说不上名字。所
以，邻居家的小院俨然就是一个小花园，一
年中的景致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我住的楼房紧挨着邻居家院子的围
墙。四年前，院墙边上有三棵巨大的阔叶
榕，树叶密密匝匝，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
有些树枝挨着我的窗户，我一伸手就可以
握紧它们的手臂。那时，邻居家的院子还
没有铺上水泥，几场春雨过后，树下的野草
疯长，很快就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生态系
统。有鸟栖息在树上。树下养鸭，也有老
鼠经常在草丛出没。每隔一段时间，我总
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扛着锄头锄去院子
里的杂草，累了，就坐在堆放在一边的石条
上休息。锄草的时候，老头光着上身，露出
和土地一样的皮肤色泽。后来，老头去世
了，院子荒芜了一阵子。邻居请来工人把
三棵榕树拦腰锯断，现在只剩下三个光秃
秃的树桩。再后来，邻居就把院子铺上水
泥，可谓是一劳永逸。水泥地面再也长不
出杂草，但我宁愿是原来的泥地。

邻家小院每个季节都带给我不同的风
景。春天，院子里的树叶还没有落尽，树枝
上又长出新的叶子。南方的季节并不明
显，如果不记二十四个节气，人们常常看错
季节。冬天的风渐渐停息，春风静悄悄地
来了。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树枝上的嫩芽，
还有一阵比一阵热烈的鸟鸣。每天我从鸟
鸣声中醒来，生活简单又惬意。这个季节，
芒果树开花了，细碎的花朵好像满天星。
院墙外的美人蕉也醒过来了，红色的、黄色
的，一眼望去，像一丛丛燃烧的火焰。待到
五六月间，凤凰木也开花了，一簇簇火红的
花朵点缀绿叶间。时间向季节的深处迈
进。当鸟鸣变得稀薄，当树枝上的叶子变
得更加青绿，夏天来临了。明亮的阳光落
在树叶上，反射出柔和的光芒。香蕉树有
气无力地耷拉着叶子，木麻黄的树梢微微
摆动。蝉声嘶哑，永不止息。芒果树结出
了拳头大小的果实，像孩子们攥着一个个
小拳头。这时，我望向窗外，窗外阳光明
媚，绿意盎然。闽南的夏天似乎非常漫长，
即使到了农历的九月，天气也还保持着夏
天的热情。不过，大部分的树上已经多了
一些黄叶，香蕉树的叶子也由绿转黄，野菊
开出了黄花。冬天大抵和秋天一样，只不
过外面的天空变得荫翳，落叶在院子的水
泥地面上打着转儿。落日浑圆，彩霞映红
了天边。邻家的小院一年年给我带来四时
的风景，让我的心暂时得到了安放。

感谢邻家小院，感谢小院里的每一株
可爱的生命。邻家的小院，我家的后花园。

父亲的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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